
韩 东 胜 ， 生
于 1977 年 11 月 ，
自幼脑瘫，幸而
求 学 ， 自 食 其
力 。 现 因 颈 椎
病，行动与霍金
无异，但仍不忘
初 心 ， 勤 于 学
习，盼望早日重
返教育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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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跛脚虫，艰步绿林中。
孤翼徐徐动，三足缓缓行。
身遭凄雨沁，心觅紫云乘。
祈盼槐安里，烟春化柳莺。

晨练感怀

身如秋叶未觉哀，吟唱蒹葭霞满怀。
体质复苏多阻滞，坚持不懈健康来。

铜钱草

铜钱小草始离离，似镜如萍微泛漪。
壮萎新萌旬内变，荣枯生死是天机。

仙人球

尖刺环身芦荟心，丰盈体态雪莲魂。
璞苞绒萼承朝露，金蕊琼花献绮云。

浇花偶得

土干花萎盼琼浆，水到虫出速窜亡。
蚁跑植欣真理悟，你为甘露我糟糠。

忆祖父

出身田舍战青沧，水利兴修日夜忙。
不惑之年学数理，攻坚家训子孙彰。

观实验小学低年级期末乐考新闻有感

实验雏荷迎日立，技能美育润新莲。
自评互鉴长成路，细雨微风花更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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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

甲茶瀑布甲茶瀑布
田万里

温故

那些文字墙那些文字墙
吴相艳

房子装修，别的都不讲究，
唯一挑剔的是，至少一面墙要是
书柜，住进去心里才觉得踏实。
倒不是多么嗜读不倦，大概源于
读“文字墙”的执念。

小时候尽管没有多少书可
读，但家里的报纸墙，却是奢侈
的存在，让我们真正生活在“文
字屋”里。

临近年关，最快乐的一件事
就是跟妈妈去找亲戚朋友要报
纸。墙上、屋顶上的报纸经过
一年的时光发酵，已经发黄发
旧，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新年来临，墙们需要新的衣
裳，让整个家看起来更亮堂，
也让我们有新的文字可读。于
是，买报纸糊墙，便是年前的
一项重大工程。

每间屋子四面墙和屋顶是一
定要贴满的。此后一整年，在零
零碎碎的时光里，尤其下雨、下
雪天，或者早晨、晚上，就是我
们姐妹读字、找字的快乐时光。
最惬意的莫过于窗外雪花纷飞，
屋内炭火通红，烤熟的红薯、土
豆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姐妹们围
坐一处，一人先念一行字，或者
几个字，另外的人就满墙满屋顶
地找；实在找不到的，“出字
人”再缩小范围，具体到某个位
置，或者某行字下。先找到的，
兴奋异常，大声念出，获得“出
字权”，再找尽犄角旮旯念字，
让别人费劲眼力去找。这样的游
戏，我们乐此不疲，一年下来，
犄角旮旯的字多数能“指哪读
哪”，不费吹灰之力。窗外白雪
如银，一年辛苦，新年赶着雪花
的脚步来了，我们准备了新衣
服，也着急给墙面和屋顶换新装
了。

说来真是有趣，用报纸糊墙
是老家的一个习俗。不止我家，
几乎家家户户都如此，日子过得
再紧巴，也舍得摸出不多的小钱
买几斤报纸把屋子装饰一新。那
些被看过的报纸想也想不到，它
们被文化人读完看完后，在农村
竟然还有这样的装修功能；更令
办报人想不到的是，那些早已经
失去了墨香的或大或小的铅字，
会在无数漫长的时光里，在几间
小小的房屋里，给成长的心带来
找字、读字的快乐。

姐妹中我最小，有时候找字
找得辛苦，尤其高处，姐姐干脆
就把我抱起来，用手指着那些字
说：“不就在那吗？念出来！”更
多时候是满炕上走，仰得脖子
疼，也要找到屋顶上的字。

其实，那时我们仅仅是读
字，与读书的概念相去甚远。所
读大多是一些新闻，尤其新闻大
大的标题，是第一轮被找到的。
而这对知识的启蒙，对心灵的濡
染，其启蒙意义岂是几斤报纸钱
所能衡量的？对文字的热爱，也
许就产生于那些不经意的找寻
间。

真正把读墙当读书来看的，
是墙上那些连环画。连环画可比
报纸要贵得多，是万万舍不得满
墙贴的，只在显眼、大面积的位
置张贴。每一张连环画就是一个
完整的经典故事，图文并茂，栩
栩如生。往往是画刚贴上墙，就
被我们看完了，此后百看不厌，
能把故事背下来，且因图画生
动，激发出无限想象。北墙上那
幅《官渡之战》至今印象深刻。
对曹操、袁绍这些名字的认知，
不是来自读书，而是来自读画，
也算是与读书的机缘。

当初母亲要报要画，弄这些
文字墙的时候，初衷只是因为新
年要有新气象，给日子带来一些
亮堂，殊不知，恰恰是这些文字
墙，给孩子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世
界，让幼小的心里“亮堂”起
来，让目光顺着文字，投向远
方。

在《格林童话》里，格林兄
弟写了一个汉森和格雷特兄妹在
森林里遇见糖果屋，并勇敢战胜
魔女，回到爸爸身边的故事。美
丽神奇的糖果屋引起了全世界多
少孩子的遐想不得而知，在那个
没有糖果的年代，感谢母亲给我
们营造的文字屋，在那些漫长单
调的成长岁月里，成为我们读书
识字的一扇窗口。

今日看着富丽堂皇的装修，
各式各样的壁纸墙面，总是怀念
那些文字墙，怀念那些被文字浸
润的岁月。

仿佛成群的鸟儿飞来又飞去，在
空中盘旋着，鸣叫着，久久地不肯离
去。仿佛千军万马奔腾而来，那嗒嗒
的马蹄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沿着
河岸，成排的竹子，就像鸟儿展翅欲
飞。有时候，就像雁群一样排成了两
行，领头的就是湍急的河水。这样的
情景展现在眼前，多么壮阔的一幕啊！

奔腾的河水欢快地流动着，流动
着……大山，岩石，竹子与我和睦相
处，相互激励着，令人感动万分。近
距离观望瀑布，偶尔几滴水珠飞溅到
身上，就像鸟儿鸣叫着，转瞬即逝。

瀑布的性格就是这样，只要是看
准了的事情，哪怕前面是断崖绝壁，
粉身碎骨也要勇往直前。当然，也有
被草儿缠住的水流，因贪恋平静的生
活，渐渐失去了奔腾的勇气，直至最
后疲惫而衰老，而消失。

此刻，我周身的血液似乎也要冲
出脉络，融入激流之中。感觉就像鸟
儿时而掠过心上，时而灌满双耳；时
而从笔下飞进了山林，时而发现就在
眼前。看不见的惊涛骇浪扑面而来，
我偶尔看见水中的鱼儿，在阳光下闪

烁。漫天的水汽溅湿了发丝，水珠儿
流动在脸颊上的时候，似乎也展开了
飞翔的姿势。又似乎鲜红的果实等待
采撷。这样的情景到处都是，这样的
感觉游遍周身上下。可我突然发现，
山上山下似乎都有瀑布的影子，甚至
连绝壁陡崖、岩石及草儿，也都有了
奔腾的模样。成群的鸟儿停留在我的
发丝上，就像昨天的我，今天的我，
明天的我，从来不知疲倦地在飞翔，
在翱翔。

不要以为自己的感觉就能一下捕
捉到位，奔腾的激流之中，未必都是
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飞翔的。这些水分
子们，它们奔腾的目的在何方？它们
奔腾过后的归宿又在哪里？这始终是
纠结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就连那些
湍急的河流，也无从诠释。

这些水分子们，它们为什么要奔
腾而去？呼啸远方，为什么奔腾的速
度直接牵引着我的心呢？平庸只会让
它的光明失去色彩。于是，青春的力
量，宁愿在奔腾中逝去，也不会在平
庸中度过。尽管它们的奋力一跃是在
短暂中结束的，但它们的青春和生命

的速度却是无限的、永恒的。那些所
谓失去的，只是人类的一种感觉反
应。对它们这些水分子来说，并没有
产生什么影响。它们的速度，就像是
鲜花一样尽情地绽开。尽管是昙花一
现，匆忙之中，依然展开了翅膀，飞
向蓝天。

它们从未想到过自己损失了什
么。这样盲目一跳，会不会让它们的
生命结束？从此以后，会不会让自己
消失？但它们的翅膀依然拍打着蓝
天，以冲击的姿态飞向高空。

这里的每一棵树都看到了它们振
翅的身影，在翱翔蓝天。这里的每一
泓清澈的泉水，都拍下来了它们冲击
蓝天的青春姿态和速度。叮叮咚咚的
掌声经久不息，欢快地在为它们歌
唱。鸟儿们不顾一切冲上前去，似乎
想要接住它们，挽留住它们的生命。
但它们奔腾的速度太剧烈了，依鸟儿
们的力量，它们转眼就会倒下，这只
是徒劳的举动。但对于奔腾之中的速
度来说，鸟儿在它们中间嬉戏，玩
耍，这里也是鸟儿们栖息的好地方。
尽管它们相见时的时间是短暂的，但
在这些生物的记忆里却是永恒存在
的。地球上的一切都是这样的缘分，
这一天的消失，就意味着明天太阳的
日出就要到来了。

我疲惫的身子依偎在它们的身

边，恍惚之中，双臂就像展开的翅
膀，随便拍打了几下。似乎养足了精
神，于是，在倾听流水的声音时，感
觉它们同时给我也指点出了要飞行的
方向。

呼啸而来的激流冲击着我，不断
地奔腾向我，就好像它们中的一个水
分子，从上到下，瞬间就看透了世上
的一切荣华富贵，看透了一切生物的
生死，看透了一切植物的生长与荣
枯。故而，我也看到了我要寻找的方
向。

就在鸟儿们栖息的这个地方，我在
奔腾的激流之中，看到了我的身影，一
个疲惫的身影。想必鸟儿们也看到了
我，它们似乎在倾听我的絮语和心跳。
人类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言人，早已不复
存在了，奔腾的水和鸟儿们才是。不
过，鱼儿想随处都能游动也是不尽然
的，因为这些生物的飞翔，只能限制在
岩石、水草和芦苇之间。

就像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在
一个国家的法律游戏的规则之间飞
翔，但不能超越规则，或游离于法律
游戏规则之外。否则，就会被这些条
条框框抛弃，直至灭亡。可别小看这
些飞翔的生物，鸟儿们是深谙这个道
理的。

仿佛我是激流中的一滴，所有的
水分子们在坠下的那一刻，就像一群

鸟儿在腾飞。它们的心灵是清澈的，
它们的信念在阳光下腾空而起，似乎
这一切又是它们正常的生活，不断扩
散的、强大的声音遮天蔽日，瞬间就
淹没了我。透过水汽，突然发现一条
鱼儿正游向我的灵魂深处，我似乎又
找到了本能的自己。

此刻，那强大的激流可是我奔腾
的血脉？一旦回想起自己所走过的坎
坷的人生之路，激流就会冲出眼眶，
多少次在奔波的途中迷失了方向。每
当这个时候，命运的泉水就会涌向
我，让我前进的方向渐渐清澈起来。

我时常扪心自问，我对待生命，
对待生活，对待人生，对待未来的态
度是清澈的吗？当然，深感内疚的往
事里，也有许多让我学会了沉默。我
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是完全出自于内
心的，我想我的这种生存本能也是诚
实的，毫无矫揉造作的成分。我祈祷
的生活是谦虚的，是朴素的，是低调
的，是舍弃，也是清高。

心灵的激情在奔腾，生命的血液
也在进行断崖绝壁式的思考。只有放
弃一些自我，才会看清一些真实。毋
庸置疑，放弃需要挑战自我，需要极
大的勇气。否则，困难就会找上门
来。我想奔腾的瀑布正源于此，在激
流中谆谆教诲。人类、生命或生活的
美，就是在激流中不停地奔腾。

我思

灵魂的种子
李文秀

小时候，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让我爱
上音乐，爱上世界万物。一颗梦的种子也生
根发芽了。

这个梦成为现实已经十多年了。小学音
乐老师，是一个培育灵魂的职业。让孩子们
积聚灵感、催发情感、激活想象，发育成一
个完美的灵魂。

种子发芽要有适当的温度、湿度与氛
围。灵魂的种子，也需要这些。我成为一名
小学音乐老师后，不再局限于老师唱一句，
学生跟唱一句的乏味教学。我根据孩子们天
性活泼、好玩好动、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开
展开放式教学模式。把音乐教学与游戏、舞
蹈有机结合起来；把抽象的音乐概念、复杂
的音乐知识以及枯燥的技能训练，转化成生
动有趣的游戏、舞蹈，使之形象化、具体
化，让他们动口、动手、动脚，也要动脑，
蹦蹦跳跳地进入音乐世界。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的旋律，
孩子们非常熟悉，但少有湖中划船的经历，
对于歌词大意和歌曲的创作意境不是很了
解，演唱歌曲时感情表述得不够，我就给孩
子们观看有关多媒体图片，刺激学生们的感
官系统，带入歌曲的意境。

音乐的欣赏过程就是感情体验的过程。
或活泼或婉转或庄严或凄凉，使人受到情感
陶冶。我以自己的情感去拨动学生的情感之
弦。童年时，老师一句句教会我《烛光里的
妈妈》。当时，虽知道歌唱的妈妈，但并不
真正理解曲境。教唱前，老师讲了一段感人
的母爱故事，学生们被故事的情节感动后，
老师用带唱的方式教我学会了这首歌，方式
简单枯燥，但那颗感恩的心，把我带到了爱
的暖窝。于是，老师深情的带唱声，让我对
这首歌有了更深的体会。老师眼中打转的泪
花，让我知道了母爱的伟大。

多年后，同样的一幕在我的课堂上发生
了。一首《小船》蕴含了爸爸、妈妈和家给人
带来的爱和温暖。我先把这些爱和温暖的故
事，讲给孩子们听。同时我让自告奋勇的学
生，讲述他们的故事，引起学生们的共鸣。课
堂格外安静，孩子们的情感完全被牵引了，连
平时爱在课堂上捣蛋的学生也一个劲地深情地
望着。父母与家庭的爱是最能延伸的爱。

《十二生肖歌》生活气息浓郁。模仿小
老鼠走路时，有一个孩子立起脚，脚尖点
地，双手还放在下巴上。这一举动，让全班
同学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在学习马羊走路
时，孩子们根据在影视上看到的，联想它们
的走路方式。就这样，把 12个动物都模仿
了一遍。这时，我及时让他们了解到这些
小动物的行走方式、生活习惯和一些小常
识，并且讲述了十二生肖的由来和人类的
关系。动作基本协调时，我让孩子离开座
位，自由表演。孩子们很兴奋，争着表演
不同角色，还创编了许多自己喜欢的动作及
表情，甚至有些同学还创作对白，设计动作
造型。神态那么认真，动作那么优美，节奏
那么整齐。

在这种自编、自导、自演的实践活动
中，音乐不再是抽象的、虚幻的知识，而是
充满魅力和灵性的造物，与生活息息相关。
在音乐课堂上，把生活经验音乐化，音乐问
题生活化，在音乐与生活之间架起一座兴趣
桥梁，既激发了学生对音乐浓厚的兴趣，树
立了自信心，身心也得到了发展，天真活泼
的个性也得到了释放。他们完全沐浴在优美
的情境中，充分感受音乐的趣、音乐的美，
激化和深化学生心中的艺术美。

（作者系东光县第四实验小学音乐教师）

小城晚高峰堵车，窗外暑气未
消。妻子打电话，买些大饼回家。
车流如龙，再着急的事，也插翅难
飞。好不容易将车停靠到路边，醒
目的“沧州大饼”就在眼前。

“大哥，今天下班晚了。大饼卖
完了。”刘姐头戴白帽，手上沾着面
粉，大褂干净整洁，带着歉意满脸
堆笑。我搓着双手，“一小块儿也没
有了？”小区这一片儿就这一家卖大
饼的。“没有了。我下次给您留出
来。”刘姐的门市朝着西北，太阳光
射进屋里，再加上电饼铛，屋内温
度高，刘姐涨红着脸，汗水津津
的，大头儿的风扇玩命地摆着头，
吹出来的都是热风。和刘姐认识三
年了，人实诚，卖货足斤足秤，总
是笑呵呵的，好像天生就没有烦心
的事。

与刘姐初识，是在一个寒冷的
冬夜。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已经是午
夜，寒冷的风摇曳着干枯的树枝，
钻进车里往家赶，忽然饥肠辘辘，
想来还没有吃晚饭。关键是妻子有
个怪癖，东西要吃新鲜的，隔夜的
东西统统倒掉。方便面之类的东西
又从来不允许吃，我判断，家里入
嘴的东西不会有。不吃吧，肚子又
在抗议。

我就满大街地寻找，到所住的

小区，发现一家门店亮着灯，“沧州
大饼”的红色大字醒目。一个中年
妇女在用和面机器揉面，响声很
大。我迫不及待地说：“大姐，还有
大饼吗？”一双带着吃惊眼神的大眼
好像在说：“这都半夜了，哪还有大
饼。”我探着头往里搜索，案板上和
簸箕里空空荡荡。

“你要干什么？”她警惕地大声
呵斥。我倒退了两步，吸口凉气。
我简单说明情况，她仍存疑虑。瞪
着大眼，死死地盯着我，好像生怕
我抢了她的钱。我走也不是，不走
也不是。不得已掏出了身份证，她
迅速地扫了一眼，面容才平和下来。

我突然看见机器旁有一块干瘪
的大饼。“那里不是有一块大饼
吗？”我已经饥不择食了。大姐毫无
表情地说：“那是前一天剩的，干干
巴巴，太硬了。”大姐看出我的失
望，马上说：“这样吧，我给你切成
饼丝，用电饼铛给你煎一下，也不
要钱了。”我不住地点头，外面的风
往里面灌，掀起大姐的大褂衣角。

“我今天要不和面，早就关门了。”
大姐还是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间
点，连烧烤店都打烊了。

一袋烟的工夫，饼丝煎好。她
顺手递给我一个咸鸭蛋。“回去，喝
点开水，就合着吃吧。”我接过来，

忙在兜里找钱，偏偏兜里一个钢镚
都没有。我窘迫地说：“我忘记带钱
了，手机微信里也没钱了。”大姐看
着我，我不好意思低下了头，她扑
哧一声，笑出了声，爽朗的笑声被
呼呼的寒风携裹着飘出老远。“看着
你不像坏人，我说了，不要钱。”我
频频鞠躬，千恩万谢。回过头，那
盏灯还亮着。我提醒自己明天一定
把钱还上。

一来二去，知道她姓刘，就叫
她刘姐。也知道她家是沧州的。沧
州大饼外脆里嫩，脆而不焦，嫩而
香甜，带着小麦的味道。那次欠下
的饼钱总是忘记还上，每次买饼回
到家，就又想起来。老婆数落我，
钱不多，也要还，不能不讲诚信。
每次我都努力记着，每次又都忘
了。刘姐从没有提起过。

“啥事情这样忙？”刘姐打断我
的回忆。

“疫情防控组织大筛，明天早晨
的方案刚整理完成。”忽然，我想起
一件事情，认真望着和面的刘姐：

“每天早晨各社区给工作人员提供早
点，我给你联系联系，大饼直接送
到社区，省得每天守摊。”刘姐开心
地说：“那可好，我多做些大饼。也
能多挣些钱。”其实，我得到反馈，
好多人提过，要是早晨能吃上热乎
乎的大饼多好呀。

刘姐的沧州大饼每天能准时送
到社区，大筛的工作人员吃上热乎
乎的大饼，刘姐看着开心。后来，
我不经意间才知道刘姐送去的大
饼，没收一分钱。她说，大家都不
容易，就当是支援了。小本经营，

挣辛苦钱的刘姐竟有如此的觉悟，
让人佩服。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刘姐的沧
州大饼店关门了，问了很多人都不
知道啥原因。爱好吃大饼的我断了
口福。

一天，按照工作安排，我下沉
到隔离点，早晨吃饭的时候，竟然
端上来一盘子大饼，闻着味道，我
十分惊讶，这不是沧州大饼的味道
吗？我急忙赶到厨房，远远看见刘
姐抹着大汗，在大个的电饼铛前翻
动着大饼。那是熟悉的背影。原来
刘姐给社区送大饼时，看到大家太
辛苦了，毅然关掉大饼店，主动申
请到隔离点帮厨做饭，让大家吃上
刚出锅的大饼。后来在电视上看到
了腼腆的刘姐，她朴实的话语让很
多人感动：我是外乡人，来小城多
年，我就是小城人了，我爱这座小
城，能为小城做点事，自己心里踏
实，我希望这座小城越来越好。

后来疫情稳定了，所有的工作
人员都撤离了隔离点，可刘姐的沧
州大饼店依然关着门。我好奇地给
她打电话询问缘由。她告诉我，她
回沧州了。原来，她的母亲在疫情
期间去世了，她遵守疫情期间的规
定要求，选择留下，不给大家添麻
烦。这次回去她是给母亲过“七
七”了。问她还回来吗？她风趣地
说，你们想吃沧州大饼，我也喜欢
小城。

放下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心想，淳朴善良的沧州人也许
遍布全国，他们的出现必定是那里
一道亮丽的风景。

沧州大饼沧州大饼
李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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